
        
            
                
            
        

    
序为大地上的一段历史送终（1）（图）

看李楠摄影作品《绝世金莲》有感冯骥才

在十二亿中国人举足跨越二十一世纪的门坎之时，谁也不会留意，这中间到底还有几双那种畸形和怪异的小脚。缠足的历史发端于五代，迄今将近千年；放足的历史始自清末，至今亦已百年。应该说，至迟在二十一世纪中期妇女解放的运动中，那种自残性质的裹足习俗就彻底地废弃了。如今缠过足的妇女，都已年过七十。不管千百年来缠足习俗怎样残忍与蛮横，在今天的年轻一代看来，都已变得荒诞不经，甚至难以置信！曾经遍及天下的小脚，已然寥落无几，一如雨后残云，只待时代清劲的风不久便把它们干干净净地收拾而去。　　毫无疑问，它们已是历史进程中的弃物，谁会再瞧它们一眼呢！　　但一位青年摄影家李楠偏偏将摄影机的镜头对准着它，一按快门，把这些几乎被人们忘却的形象，赤裸裸摆在人们面前。然而，这不是出于好奇而猎奇，也不是寻奇作怪，以暴露“隐私”来惊动世人。可是对于当代人来说，猛然间看到李楠这些照片，却都会感到惊异和困惑，这到底是谁的主意，出于什么原故，究竟用怎样的凶厉的手段，才把女人的双脚伤残至此？这便自然进入一种文化反思。　　这恐怕正是李楠想达到的效应。

序为大地上的一段历史送终（２）（图）

王溥氏和周溥元互相照应着，守望着这座老房子。 1997年

由于我写过小说《三寸金莲》，曾经引来不少国家的影视人员找我问东问西，却都被我拒绝。我知道他们镜头的兴趣在哪里。对于三寸金莲这种悲剧性文化，或叫做病态文化，我拒绝甚至憎恶任何兴趣的角度，却执意于对它的研究与反思。文化研究是没有禁区的。仅仅情绪化地把它当做一种“国耻”，决不是对它历史的本质的认识。没有深刻的反省就没有诀别。当李楠决心用他的摄影机来担当起这并不轻松的使命时，便令我着实钦佩了。　　摄影有其优势，便是客观和真实的记录。李楠非常明确自己的工作，即抓住行将消亡的最后一代小脚女人的生活，记录下这漫长而苦难的缠足史的最后几页。

序为大地上的一段历史送终（3）（图）

79岁的王溥氏打拳舞剑样样精通 2002年

我欣赏他采用的手法，没有造作，没有强化，更没有大惊小怪。他如同生活本身那样，不声不响地把这些被人遗忘的小脚女人们独有的生活景象摄入底片。那摇摇摆摆的步行，难堪的负重劳作，伶仃的伫立，还有片刻的歇息……一帧照片使我完全不曾料到她们这样行路——当这些小脚女人行走在沟边时，她们害怕身体不稳会掉进沟去，便两条腿叉开跨在沟上，左一脚右一脚蹬在沟的两边斜坡向前跳动。这个细节真是惊心动魄！她们就这样一代一代生活了一千年？它叫我看到了一千年间压在她们背上的那个病态文化狰狞暴虐的模样！不要以为轻易摆摆手，它就可以知趣地离去。虽说这段历史仿佛一辆大车已经轰然而过，但被它的车轮碾过的生命却依然挣扎着，发出无声而最后的哀叫，这叫声告诉我们什么？

序为大地上的一段历史送终（4）（图）

80岁的周映芬头顶着刚刚刮过的铁锅 1997年

只要细心，从照片上一张张皱纹密布的脸上，都读得出她们终生的艰辛。尤其是李楠追踪拍摄的一位百岁的缠足女人——名叫赵吉英——一生中的最后几年。从种种日常生活细节，直到她故去时直挺挺躺在床板上的凄凉景象，脚上穿着一双精美的绣花小鞋，作为最终的饰物，也是她一生特有的句号。我还把它看做整个苦难缠足史冰冷的终结。而历史只有在它终结时，才能显现出这种警世意义和千古绝响！　　不能叫这残酷而有罪的历史轻易地走掉。这便是李楠自动承担的使命。于是就在小脚即将失去的一瞬，他以历史和文化的敏感，把它捕捉了。当我们再一次面对这些小脚时，真是浮想连翩，感慨不已。

序为大地上的一段历史送终（5）（图）

86岁的王桂珍、李超氏及孙女、孙子　1997年

不要以为中国几千年女子的历史都是缠足史。中国历史上的全盛的汉唐时代，女子并不缠足。单是大唐女子的放达，即使今天亦很难想象。可是那些骑着英俊的胡马招摇过市的女子，怎么到后来被囚徒一般幽禁在高宅深院“大门不出，二门不迈”？那些曾经和胡姬们一起跳着疾如旋风的胡旋舞和胡健舞的劲爽的双足，怎么到后来竟被缠裹成这种丑怪而无力的模样？或说这是为了约束女人的行动，或说是把这秘不示人的小脚改造成变相的性器官，供男人玩弄。其实这一切更深的本质，原都是封建制度的创造。封建制度依靠对人的扼制而维持。它表现在男性所主宰的社会中，便是对女人的专政。这专政的极致则把变态的性心理也渗入进去。中国女人的缠足与封建社会的深化同步，也与中国社会的封闭同步。因此，缠足与封闭互为印证，愈演愈厉，高潮都是在明清时代。

序为大地上的一段历史送终（6）（图）

82岁的张兆美缠足图　1996年

反过来看，缠足的终结不正是中国近代文明的起步吗？这近代文明最深刻的表现就是人的解放。近代中国的人的解放是女人开始的，而女性的解放是从脚上开始的。由缠足到放足，从上世纪末开始，跨越了整整一个世纪；但小脚的灭绝还要伸延到下个世纪初。前后差不多需要一个半世纪。这也说明结束一个历史的艰难，尤其是封建社会的历史！且不说，当一个历史时代特有的形态结束后，它的观念与思想还想延绵多久。　　从这些历史思考反观李楠这一主题的摄影作品便更加清晰地看到其中非凡的历史文化价值。在这中间，当然包含着他的发现力、很好的美学素养与高超的拍摄技术。还有一种人道主义精神。在艺术中，人道精神常常转化为感人的力量。它不仅引起我们对上千年阴影重重的妇女命运的深切同情，同时会激发我们注目于那段正在烟消云散的历史，以无情的批判为它送终。　　从这些作品中，还可以看到两种具有鲜明时代印记的画面。一种是小脚女人面对时代女性“天足”的无奈表情；一种是时髦的女青年站在小脚女人身边神气十足的样子。一个时代嘲弄一个时代，往往是一种进步，也是一种危险。因为一个荒谬的历史不仅需要嘲弄，更需要追究。出于这一理由，我们和李楠一同正视小脚是为了未来。　　2005年 于津门

中国最后一代小脚女人中国最后一代小脚女人

缠足，这一中国独有的文化现象，正随着它的最后一代实践者的减少走向消亡。　　缠足现象始于五代时期。南唐后主李煜的宫嫔娘用布帛缠脚，使其呈“新月”状，穿着素袜，在黄金做成的莲花上跳舞，李煜看后十分喜欢，称其有凌云之态。这种风气先兴起于宫帷之中，后进入民间，到北宋神宗熙宁年间就广为流传了，并把缠脚当成了妇女的美德，把不缠脚当做耻辱。明朝开国皇帝朱元璋的皇后马娘娘，就是因为有一双天然大脚而受尽嘲笑。　　过去的女孩－般在五六岁时开始缠足，其方法是用长布条将拇趾以外的四个脚指连同脚掌折断弯向脚心，形成“笋”形的“三寸金莲”。其惨其痛，可想而知，这样做一般大都是在长辈的逼迫下进行的。母亲或祖母不顾孩子的眼泪与喊叫，以尽到她们的责任，并以此保证孩子未来的婚姻生活。　　这种人为的伤残行为之所以能广为流行，是因为它以人工的方式营造出了一种独特的“女性美”。在五代之前，即有诗文称赞女性小脚之美，五代之后缠过的小脚更是被誉为“金莲”、“香钩”、“步步生莲花”等等。文人们甚至总结出了小脚的“四美”（形、质、姿、神）、“三美”（肥、软、秀）。到清朝。缠足之风大盛，汉族女子没有不缠足的。　　这种审美心理事实上包含了浓厚的性意识，清朝文人李渔在其《闲情偶寄》中甚至公然声称，缠足的最高目的是为了满足男人的性欲。由于小脚“香艳欲绝”。玩弄起来足以使人“魂销千古”，他竟将小脚的玩法归纳出了48种之多。如:闻、吸、舔、咬、搔、脱、捏、推等。可以说，在古代小脚是女人除阴部、乳房外的第三“性器官”。在古典名著《金瓶梅》中就有“罗袜一弯，金莲三寸，是砌坑时破土的锹锄”之类的说法。甚至穿在小脚上的绣鞋也被赋予了性的内涵。清朝时，一位中国留学生被日本海关官员要求解释为什么携带一些小巧的编织绣鞋，这位学生有点害羞地说他希望在他空闲时间能欣赏到他爱人的“脚”。　　除此以外，缠足似乎还有另一个目的。由于脚小不便于行走，让女人缠了足就可以防止“红杏出墙”。如同古代埃及的男人不给妻子鞋穿;中世纪的欧洲男人为女人制作了贞操带。而实际上，在贫穷落后的中国，除了少数的富裕人家女子外，大多数小脚女人不得不为生计而奔波，她们付出的艰辛，要远远超过一个天足的女人。　　缠足作为一种习俗，也造成了另外一些习俗的形成，如古时候山西大同的赛脚会，就是女人们在农历六月初六这天，向人们展示自己的小脚，以博得好评为荣。　　缠足，在历史上也曾被禁止过。清康熙帝曾明令禁止，太平天国也曾颁布过类似法令。直到清末，海禁大开，在外来的文化和先进的知识分子不断呼吁声中，缠足的风气才非常缓慢地走向灭亡。特别是辛亥革命后，从城市到乡村缠足才逐渐被废除。今天，我们还可以看到一些有一双被称为“解放脚”或“半裹脚”的妇女，而那些真正的“三寸金莲”已越来越少见了。　　缠足这一习俗。体现了中国古代独特的审美标准和男尊女卑的社会结构。它的消亡，显示了妇女的解放和地位的提高，也标志了中国已从传统走向现代。

中国最后一代小脚女人陕西、山西、内蒙交界处（图）

陕西、山西、内蒙交界处　1993年

中国最后一代小脚女人陕西·米脂（图）

陕西·米脂　1992年

中国最后一代小脚女人“解放脚”（图）

一双被放过足的“解放脚”　1990年

中国最后一代小脚女人山东·杜店（图）

山东·杜店　1996年

中国最后一代小脚女人山西·宁武（图）

山西·宁武　1996年

中国最后一代小脚女人山东·济南（图）

山东·济南　1985年

中国最后一代小脚女人山东·青岛（图）

山东·青岛　1994年

中国最后一代小脚女人山东·济南（图）

山东·济南　1994年

中国最后一代小脚女人山东·沾化（图）

山东·沾化　1993年

中国最后一代小脚女人云南·嵩明（图）

云南·嵩明　2002年

中国最后一代小脚女人山东·旧镇（图）

山东·旧镇　1994年

中国最后一代小脚女人山东·杜店（图）

山东·杜店　1996年

中国最后一代小脚女人山东·潍坊（图）

山东·潍坊　1989年

中国最后一代小脚女人陕西·米脂（图）

陕西·米脂　1993年

中国最后一代小脚女人山东·杜店（图）

山东·杜店　1990年

中国最后一代小脚女人陕西·佳县（图）

陕西·佳县　1992年

跨世纪的缠足女人赵吉英村庄（1）（图）

百岁老人赵吉英

赵吉英老人生活在山东省滨州市杜店镇的一个不太富裕的村子，叫娘娘庙韩家。村里的每个人都为生活在这个村子而感到骄傲，原来这个村子的来历还有一段特别的历史：相传汉代大将韩信在此立村，村子被命名为“韩家村”；等到唐朝时，又在这里建了一座远近闻名的娘娘庙，村子便日益发展壮大起来。而村名“娘娘庙韩家”也恰是因此而来。自建村至今已有2000多年的时间，村民们一直在这片土地上繁衍生息，民风单纯古朴。

跨世纪的缠足女人赵吉英村庄（2）（图）

五世同堂的赵吉英一家

据县志记载：滨州女子从六七岁时就开始缠足，如不堪其苦，进行抗拒，就会遭到长辈的毒打和邻里的嘲骂。由于社会风气如此封建，有的女子因此而轻生。辛亥革命后，政府明令剪辫放足，但滨州地区较为偏远，因此收效不大。30年代以后，一些有识之士开始响应孙中山先生的倡导，不再强为年幼的女子缠足。后来，滨县、蒲台的国民党政府又成立了“放足劝导委员会”，组织女职员下乡查足，宣传放足。然而，缠足的陋习仍没有被根除，直到新中国成立以后，此俗始绝。

跨世纪的缠足女人赵吉英村庄（3）（图）

有这群子孙在身边，赵吉英老人看着高兴

如今在娘娘庙韩家，年过5旬的小脚女人就有20多个，这其中年纪最大的百岁老人赵吉英就是一个生于斯、长于斯的小脚女人，她就是迈着这样一双小脚走过了近百年的漫漫人生路——从缠足风气盛行的封建社会到宣扬科学文明的现代社会，经受了种种磨难的赵吉英，走过了一个世纪，赵吉英和她的这些缠过足的姐妹也成为了中国的最后一代小脚女人。　　虽然50多年前赵吉英的老伴就已经去世，赵吉英一直寡居至今，但村子里的人都说赵吉英福气大。村里人这么说一是因为赵吉英的长寿，二是因为她昔日的勤劳换来了今天人丁兴旺的家庭。娘娘庙韩家现有村民100户，440口人，耕地650亩，光赵吉英一家就有60余口人，是娘娘庙韩家最大的一户，赵吉英也成为了这个五世同堂的家庭的一家之主。

跨世纪的缠足女人赵吉英赵吉英的故事（1）（图）

赵吉英老人自己编着那留了一辈子的细细长辫

赵吉英生于1894年，4岁时母亲去世，6岁时父亲也去世，她从此成了孤儿，跟奶奶一起生活。赵吉英7岁时，争强好胜的她硬是给自己缠出了一双像模像样的“三寸金莲”。那时候，女人甭管长得丑俊，脚小就是好女人，“十分人才九分脚”；不缠足的姑娘，连婆家都找不到。村里的老人直到现在还认为：“闺女闺女样，小子小子样。不缠足的女孩，不男不女很可笑。”而女孩子缠足大都是在长辈的逼迫下进行的，赵吉英当年的缠足，着实令人肃然起敬。

跨世纪的缠足女人赵吉英赵吉英的故事（2）（图）

赵吉英的“三寸金莲”

说起缠足，赵吉英不胜感慨。赵吉英说：“缠足的那份苦，真是三天三夜也说不完。骨头缠断了，肉也烂了，还要压上砖，一年都不能走路……”可想而知，自幼失去了父母的赵吉英当年是用何等的毅力为自己缠出了一双让村里人都羡慕的小脚。　　赵吉英17岁时出嫁，嫁给了比自己小两岁的侯来昌，生有两男一女。丈夫除了和赵吉英忙活那三亩薄地外，还要独自去窑厂出点苦力。韩家村地势洼，只要下大雨就涝，十年有九年没有好收成，亩产300斤的玉米地就算得上好地。赵吉英夫妇俩日子总过得紧紧巴巴的，常常是用野菜粥度日。

跨世纪的缠足女人赵吉英赵吉英的故事（3）（图）

村民毕秀莲一家三代都是由赵吉英老人接生的

赵吉英的丈夫侯来昌是村里出了名的好人，只要有求于他，他没有不帮的。虽然夫妇俩的日子一直过得不富裕，但赵吉英和丈夫恩恩爱爱，从不拌嘴吵架。侯来昌50岁时患了“对口疮”，那时当地没有医院，村民们便帮他用土方——黄裱纸熏治，结果这土方非但没治好侯来昌的病，还使得病毒扩散，侯来昌的病情迅速恶化……赵吉英为了给丈夫驱灾，到北城城墙滚下来，据说这样可以为病人驱走病魔。　　丈夫去世后，家庭的重担也就全都压到了赵吉英一个人的肩上。她白天担水、下地干活，晚上还要织布纺线。赵吉英每隔三天就要跨过黄河，靠一双小脚赶20多里路到河南岸赶赵店大集。赵吉英在集上买来线，回家织成布，再到集上把布卖掉。每次赶集时，天还没亮赵吉英就已经出了门。她为了省钱，自己带足了干粮，不在外面吃饭，下午3点多赶回家来。据赵吉英老人说，每次赶集，她能织两块布，每块布长三丈，卖一次布除再买线外，能换回几十斤粮食供养全家。

跨世纪的缠足女人赵吉英赵吉英的故事（4）（图）

儿女们孝敬了一台黑白电视机，使老人这成了孙子们的好去处

赵吉英按照传统的观念带领着一个大家庭生活，村里数赵吉英家人最多。赵吉英每天都用10印（直径1.1米）的大锅蒸馒头，一天一锅，20多斤杂面（高粱、谷子、大豆），但仍不够全家人吃的，常常还要再下两锅面条。村里人常说这家10个妯娌能过得好，挺不容易。平日里，赵吉英和媳妇们相处得很好，从没拌过嘴。村里人都说，赵吉英是个好当家的。赵吉英的想法是，不管她自己有多累，都要把大家庭的这把“火”留住。过去分家就是分“火”（灶），一个大家庭没有什么财产，全家人忙活都是为了自己那一张嘴。赵吉英开始不主张分家，认为家庭中有过得好的，有过得不好的，大家在一块可相互帮帮。1981年，赵吉英这一个大家庭还是分了家。分家时，每人分了6斤麦子，赵吉英为了让大家都能过上好日子，还把家里仅有的几件家具也都分了，有的拿了桌子，有的拿了椅子，有的拿了凳子……那时赵吉英对全家人说：“我年龄大了，影响你们过日子啦，人多我实在管不过来，分开对你们都好。”就这样，一个已四世同堂的大家庭分开了。为此，赵吉英难过了很长时间，哭了很多回。后来，赵吉英看着每个小家庭都过得挺好，她才放了心。

跨世纪的缠足女人赵吉英赵吉英的故事（5）（图）

赵吉英老人常对人讲，她怎么也没想到会有这么多的子孙后代

赵吉英曾为村子里的很多产妇接过生，72岁的村民毕秀莲一家三代都是由她接生的，许多难产的母子都在她的手中获得新生。赵吉英给村里产妇接生时从来不嫌脏、不忌贫，不管天气如何恶劣，她都随叫随到，并且从不要人家的东西，赵吉英在村里的威望也越来越高了。解放后，赵吉英作为村里的接生人员，到县里接受了政府的专门培训，还发了接生证。这项工作她一直干到80岁。后来村里有了赤脚医生，再后来去医院也方便了，接生孩子的事也就少了。赵吉英90岁时还给孙女接生，当时是顺产。她说，岁数大了，如果不是顺产我也接不成了。

跨世纪的缠足女人赵吉英赵吉英的故事（6）（图）

年幼的重孙子在老人身边玩耍，他还无法理解曾祖母的一生

赵吉英是个闲不住的人，100岁时还看场院，她80岁时还在镇里组织的掰棒子的比赛中获过奖。赵吉英还特别能接受新鲜事物，1955年上级号召种新品种棉花，她就领着孩子们种，结果收成很好，第二年全村很多人都种开了这个新品种。　　赵吉英60岁的时候去过青岛，去看大孙子，一呆就是半月，天天去看大海，去看洋鬼子盖的洋房，村子里的人都羡慕赵吉英有福、有见识。

跨世纪的缠足女人赵吉英说不完的话题（图）

村里还有20多位缠了足的妇女，她们和赵吉英在一起有说不完的话题

跨世纪的缠足女人赵吉英窗口（图）

窗口，成了年迈的赵吉英的另一个世界

跨世纪的缠足女人赵吉英赵吉英的孩子们（1）（图）

赵吉英老人的大部分时光是在孤独中度过的

赵吉英的长子：　　侯慎泽，80岁，是娘娘庙韩家年纪最大的男人。侯慎泽小时候上过几年私塾，学得挺刻苦，现在他还能把孙中山的遗嘱默写一遍，还能写一手漂亮的毛笔字。侯慎泽回忆说，母亲赵吉英虽然自己没文化，但她却非常重视知识。当年若不是母亲赵吉英省吃俭用为他省下钱来念书，他准是个大字不识一个的文盲。一提到年轻时的自己，侯慎泽的话便一下子多了很多。侯慎泽说，他年轻的时候曾被从村子里选出来当了一个月的国民党保丁，这是了他人生历史中的最大的一个污点。侯慎泽又换了另一种语气接着说，他在过完了那一个月的国民党保丁生活后，又在共产党的队伍中为人民服务了7个月。他在淮海战役滨县支前大队一营三连里当过司务长，还立了三等功。听村人说，有一段日子侯慎泽逢人便讲他的这段光荣史。侯慎泽自己也承认，这是他最喜欢给人讲的一段历史。侯慎泽还说，他从支前大队回村后，被安排到供销社工作。待侯慎泽退休后，他就去给住在湖北省的儿子看孙子，在那儿一住就是10年。谈到现在的自己，侯慎泽笑着说：“俺也没啥特别的爱好，就是喜欢喝点儿小酒，每顿饭俺都要喝上二三两。平时都是俺自己开火做饭，每次都要做点下酒的菜。”目前侯慎泽在村里安度晚年，他的生活乐观、自足，天天都过得很开心。可以说，在他这一代人当中，侯慎泽是最有文化、见识最广的人，村里人有事时大都来向他请教。

跨世纪的缠足女人赵吉英赵吉英的孩子们（2）（图）

赵吉英是娘娘庙韩家年龄最大的女人，而儿子候慎泽又是村里年龄最大的男人

侯慎泽有四个儿子两个女儿。长子侯敬增，60岁。侯敬增的小名叫铁头，毕业于县里最好的一所中学，然后去青岛当了四年工程兵。在青岛的第一年他就加入团组织，当了3年的文书。1961年正处在三年连续大灾荒生活困难时期，根据中央批示，侯敬增加入到了回乡支援农村建设的队伍。侯敬增回村后当了民兵连的连长，还兼任小队保管员、大队保管员。侯敬增到现在还记得他当年领着大伙干农活、修河道的情景。1964年时，娘娘庙韩家遇到了一次大水灾，当时侯敬增担任民兵连的连长，他带领大家挖河道，整整58天没回家，也没有刮过胡子、剪过头发，他说那是他过的最苦的一段日子，回到家后家人都认不出他了。但是，就是因为他的这种肯吃苦的精神，他带领完成的挖河道工程在整个大队评了个第二名。随后，侯敬增又在村里教了7年书，先后在农中、高中任教过。为了村里能有自己的村办企业，他又带领村人办了窑厂。窑厂办起来的头一年，侯敬增当了厂长，厂里的保管、跑外、采购全是他一个人干，每干一天厂里就补助两毛钱。侯敬增就这样天天东奔西走的忙碌着，一干就是5年，后来他还兼任了村里的副村长，专管副业。赵吉英特别喜欢这个小名叫铁头的长孙，家里的很多大小事都由他张罗。侯敬增的长子侯海滨也是赵吉英的掌上明珠，他可以肆意地在老奶奶面前撒娇——海滨小时候，有一次老奶奶做了羊肉，蒸了窝头给海滨吃，海滨嫌没有馒头吃就不吃饭，也不理老奶奶。赵吉英只好到邻居家借了馒头，来给海滨吃。现在，海滨已经成了承包装饰工程的工头。用侯敬增的话说，海滨已经成了“经济人”了。侯敬福是侯敬增的弟弟，是村子里第一个大学生，再加上他出生在村子里最有文化的家庭，侯敬福自然成了娘娘庙韩家的骄傲。他和哥哥侯敬增毕业于同一所中学，后来他考上了上海水产学院，毕业后被分配到了湖北。之后他当上了湖北省水产研究所的所长，生了两个孩子，全家定居湖北。这个儿子很孝顺父亲侯慎泽，自从父亲从湖北省回乡后，他们每个月都寄钱给他，每月还寄去一些奶粉、麦片等营养品。虽然侯敬福很少回来看奶奶赵吉英，侯敬福的孩子们和这个家也有些疏远，但赵吉英每每提起这个孙子，脸上总也露出笑意。她常对人说：“俺这个孙子最有出息。”赵吉英老人还常常提到另一个有出息的孙子侯敬军，他过继给了没有儿子的姑姑，改名于厚军。于厚军担任过乡镇长，是一个极有正义感的乡镇干部。最让赵吉英老人放心不下的是最小的孙子侯敬祥，他常常因为喝酒误事，喝酒后不知道自己姓什名谁是常有的事。赵吉英是个闲不住的老人，儿子的事、孙子的事、重孙子的事，她都惦记着，当有了第五代子孙时，赵吉英尤为开心。由于子孙满堂，每次给赵吉英过寿，一家人都要屋里屋外办好几桌酒席。

跨世纪的缠足女人赵吉英悠闲的晚年（图）

赵吉英的晚年生活过得很悠闲、自在，83岁的长子候慎泽也常来陪伴她

跨世纪的缠足女人赵吉英赵吉英的孩子们（3）（图）

59岁的小儿子候慎湖，7年前老伴生病去世。如今他和老母相依为命，日夜相伴。

赵吉英的次子：　　侯慎湖，60岁。侯慎湖是晚年最孝敬母亲赵吉英的人，他1981年便开始担负赡养母亲的义务。从他开始和母亲赵吉英一起生活起，他就想尽一切办法使母亲过得更舒适一些，成了全村有名的孝子。冬天，为了能让母亲睡得更暖和，也为自己能随时照顾母亲，他便和赵吉英睡在一张床上。赵吉英对此非常满意，总是夸侯慎湖说：“他是个知冷知热的孩子。”　　侯慎湖不仅比大哥侯慎泽小20岁，甚至比赵吉英的长孙侯敬增还要小两个月。这曾是一个让赵吉英很难为情的事，按照赵吉英的思想：娶了儿媳妇有了孙子就不该再生孩子，而侯慎湖正是偏偏在不该来的时候来到了世上。如此一来，侯慎湖便和自己的侄子侯敬增一同长大。面对自己的次子和宝贝孙子铁头，赵吉英总是很向着铁头。每次带他们两人出门，赵吉英总是把铁头抱在怀里，却让比孙子小两个月的儿子侯慎湖跟在身子后面自己走。这种“抱孙子，不抱儿”的做法，是向村里的人表达着赵吉英的道德伦理观念。虽然侯慎湖小时候和铁头一起游戏一起上学，可他在各方面却总也比不上争强好胜的铁头：铁头一会儿就能背过的书，侯慎湖花上三四倍的时间也背不过，他便常常因为背不过书而挨教师的打，吓得不敢去上学，却又不敢跟母亲赵吉英说。最终，铁头以优异的成绩考上了县里最好的滨北中学，而侯慎湖却最终留在家中务农。　　侯慎湖生有两儿一女，均在家务农。1989年时，侯慎湖的老伴因病去世，侯慎湖便独自担当起了照顾母亲赵吉英和两个孩子的责任。全国实行改革开放政策后，侯慎湖的儿子开始经商，他开始销售农机配件。借岳父在农机公司担任销售科科长之便，他打着地区公司的名义搞农机销售，生意甚是红火。然而侯慎湖却从不过问儿子的生意，从不向儿子要钱，他依然和母亲赵吉英过着极其清贫的生活。为了节省燃料，他经常去附近的油田拾些油渣回来烧火做饭、取暖。他和母亲在分家后一起生活了十五年，在送走母亲的第二年，60岁的他因患肺癌去世，医生认为侯慎湖的死跟烧油渣有关，几乎就在同时，娘娘庙韩家又有好几个烧油渣的人都相继患肺癌去世。从此，村里便没有人再烧油渣了。

跨世纪的缠足女人赵吉英赵吉英的孩子们（4）（图）

78岁的女儿候慎荣在母亲面前仍然是个孩子

赵吉英的女儿：　　侯慎荣，78岁。7岁时由母亲赵吉英缠足，18岁时结婚。侯慎荣至今还清晰地记着自己结婚的经过：5月份她通过媒人说到一个婆家，6月份收到了男方家的彩礼，7月份便结了婚。侯慎荣到现在一直都说当年她结婚时选的日子不好，一过门丈夫的爷爷就去世了，没多久自己的父亲又去世了。侯慎荣26岁前生了3个孩子，但都不幸夭折了。等到解放后，全国大普查的时候，侯慎荣在医院里生下了大女儿，后来又生下了小女儿。解放后的这一辈的女孩就不再缠足了，这两个天足的女儿都是大学生。大女儿先考上了卫校，毕业后保送去了青岛医学院上大学，是第一批工农兵大学生，后来当上了医生；小女儿18岁那年推荐应届烈、军属干部子弟毕业生上大学，她幸运地到山东工业大学读书，毕业后成为了一名工程师。侯慎荣虽然只有两个女儿，但这两个女儿非常孝顺。说到孝顺，年轻时的侯慎荣也是出了名的孝子。她对村人说：“父亲去世早，没能捞着享福，也没吃过好东西，俺一定得让母亲过好才行。”等到侯慎荣的孩子长大成人以后，侯慎荣就每月去看望母亲赵吉英一趟，并且每次都给母亲带去鸡蛋、奶粉、红糖、香油等物品。每次侯慎荣去看望母亲赵吉英，赵吉英都乐得合不拢嘴。

跨世纪的缠足女人赵吉英赵吉英的孩子们（5）（图）

年逾百岁的赵吉英仍然梳着长辫子

受传统的封建思想影响，在家庭困难的时候，母亲赵吉英仅攒钱送哥哥侯慎泽去读了几年私塾，而侯慎荣却连校门也没进过。解放以后全国号召25岁以下的文盲上识字班，当时已经26岁的侯慎荣又一次错过了读书的机会，直到现在，她一个字也不认识。虽然侯慎荣不认字，但她却特别喜欢唱地方戏。侯慎荣没事儿就跟着收音机学，会唱好多曲子，但是唱本上的字却还是一个也不认得。而正是因为侯慎荣自己不识字，她才特别重视对自己的两个女儿的教育，哪怕自己千忙万忙也不能耽误孩子上学受教育。侯慎荣的母亲赵吉英年轻时也常说这样一句话：“我不识字，但不能让孩子没文化。”母子俩同样重视对下一代的教育，但不同的是赵吉英只关心对儿子的教育，认为对女儿的教育可有可无；侯慎荣则特别关心对女儿的教育。侯慎荣的两个女儿的女儿也特别争气，在学校都是出类拔萃的学生。一个女孩在济南读完大学后去了英国，在苏格兰大学学国际市场营销，读硕士；另一个女孩在南京航海大学上学，学识让这个家庭的女人有了巨大的变化。纵观赵吉英一家女人的历史，从缠足到放足，从没文化到有文化，从农民到知识分子，仅从这一个家庭的女人的变化中就看出了历史的变迁，社会的发展。孙女们、重孙女们与赵吉英老人生活的年代完全不同了，缠足，在今天的年轻人看来，那仅仅是很久很久以前的一种陋习，而在赵吉英和他女儿侯慎荣的眼中，缠足就像是发生在昨天的事。

跨世纪的缠足女人赵吉英修剪趾甲（图）

女儿经常为母亲修剪趾甲

跨世纪的缠足女人赵吉英女儿的搀扶（图）

在女儿的搀扶下，赵吉英艰难的走进她居住的百年老屋

跨世纪的缠足女人赵吉英精心照料（图）

女儿精心照料着生病的母亲赵吉英

跨世纪的缠足女人赵吉英步伐蹒跚（图）

7岁就缠了足的女儿和母亲一样蹒跚着步伐

跨世纪的缠足女人赵吉英101岁生日（图）

每逢过生日，子孙们都和老人欢聚一堂。这是赵吉英的101岁生日。

跨世纪的缠足女人赵吉英无疾而终（图）

1996年阴历大年初一上午，赵吉英老人无疾而终，享年102岁。火化后，她将与50年前去世的老伴合葬在一起。

1996年春节前夕，终生无疾的赵吉英老人突然患了大病，昏迷不醒。大家都认为赵吉英老人已经走到了她人生的尽头，都赶来看望她老人家，儿女们则在病床前守候着她。大年初一的清晨，病了十几天的赵吉英突然好了一些，她看着全村老少都像往年一样给她拜年，她很是高兴。两个小时后，赵吉英老人再次昏迷了过去，而她这次没有再醒来，她静静地离开了人间……　　赵吉英老人那双伴随着她走过清王朝、中华民国、中华人民共和国这三个截然不同的历史时期的小脚，为自己一百零二年的生命历史划上了句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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